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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以下简称歌册）是曾经流行于广东

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曲艺，用潮汕方言徒口演唱。

歌册源于潮汕地区，并向广东梅州市的丰顺县、大

埔县，汕尾市的陆丰市、海丰县，福建漳州市的东

山县、诏安县、云霄县，以及台湾南部、澎湖列岛等

地辐射，同时传播到海外潮语地区。歌册在福建被

称为“锦歌”，在台湾以“歌仔册”之名流传。与其他

形式的说唱文学一样，潮州歌册的题材大多来自

白话小说、戏剧、宝卷和弹词。[1]歌册盛行于清末至

20世纪 50年代，60年代后逐渐衰落，现已濒危，
2008年潮州歌册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歌册作为潮汕社会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具

有突出的女性文化色彩。从传唱主体看，歌册的传

唱者多数是女性，不仅主唱者是女性，听唱的群体

也主要是妇女儿童；从传承方式上看，歌册主要是

通过家庭成员中的女性谱系代代口耳相传；从传

唱空间看，歌册主要是在庭院、绣房、厨房、姿娘仔

间等女性空间流传，与女性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

从传唱题材来看，传统歌册的主题以教化女性遵

守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从文化功能看，歌册是女性

的启蒙课本、教科书和精神乐园；从发展规律来

看，歌册与女性的生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联，女性的

个体生命史折射了歌册的兴衰发展史。歌册成为

女性化的潮汕民间文化形态，被称为“潮汕妇女的

百科全书”[2]、“潮汕女子文化”[3]、“潮汕女书”[4]、“潮

语区女性文学”、“闺中文学”[5]等。探寻歌册与女性

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女性口述史研究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

的盟友关系。……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

校正的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
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关于私人情感、
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
的和普通人的历史。”[6]笔者研究潮州歌册、寻访民

间女歌手，并让她们讲述人生经历和传唱歌册的

心路历程以及歌册对她们的人生品格所产生的影

响，旨在寻找歌册兴衰史与女性生命史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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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潮州歌册是曾经流行于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曲艺，女性与歌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们是歌

册传承的主体，与歌册的兴衰发展密切相连。从口述访谈材料来看，女性在婚前和婚后、青年和中老年时期

传唱歌册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婚前，女性只有单一的女儿的身份角色，家庭负担较轻，空闲较多，是唱歌

册最频繁、最痴迷的时期。婚后，女性多重的身份角色集之一身，妻子、媳妇、母亲，负担繁重，忙于生儿育女、

操持家务，没有闲暇，是唱歌册的低落时期。中老年时期,儿女长大成人,家务减少,又有了空闲唱歌册。但因时
代的变迁、观念的改变等原因，歌册赖以生存的人群和传唱的空间逐渐缩小，这一民间传统说唱艺术已濒临

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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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访谈

自 2011年 7月到 2013年 3月，我们深入到
潮汕歌册曾经流行的地区寻找民间歌手进行口述

访谈，共寻访到 41名歌手，其中，女性 36名，男性
5名。

1.访谈地区。访谈主要是在潮州、揭阳、汕
头、汕尾四市，在村镇寻访到歌手的机会大于城

镇（见表 1）。

2.年龄情况。年龄最大的是 101岁，最小的是
40岁。唱得好、唱得多、唱得痴迷的是 70岁以上的
女歌手（见表 2）。

3.受教育情况。歌手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主要是因家贫无法上学，次要是因男尊女卑观念没

有上学，绝大多数人通过唱歌册学会识字（见表 3）。
4.学唱歌册的年龄。大多数人唱歌册的痴迷、

频繁时期是在青少年时代，少数是在中年后才有空

闲学唱（见表 4）。
5.学唱歌册的对象。多数人是跟亲人或邻居

中的女性学唱，再传唱给下一代女性，通过女性

谱系代代相传（见表 5）。

6.歌册的传唱空间。主要是在庭院、厅堂、房
前屋后、村头树下、姿娘仔间等日常生活、劳作、

休闲的女性空间传唱（见表 6）。

7.歌册的传唱方式。歌册的传唱是一种无偿的
非营利性活动，有自娱互乐、教化启蒙的文化功能

（见表 7）。

年龄（岁） 人数 备注

100以上 1 女

90-99 6 2男 4女

80-89 17 1男 16女

70-79 9 2男 7女

50-69 7 4女 3男

50以下 1 女

表 2 年龄分布一览表

城市 地区 人数 合计

潮州 湘桥区 6 14

饶平县 6

潮安县 2

揭阳 揭东县 7 8

普宁市 1

汕头 金平区 2 12

潮阳区 2

潮南区 1

澄海区 7

汕尾 东海镇 1 7

碣石镇 5

甲子镇 1

表 1 访谈地区一览表

表 3 受教育程度一览表

受教育程度 人数 备注

大专 3 1男 2女
高中 3 1男 2女
初中 2 女

小学 4 1男 3女
间断上学 0.5-1.5年 16 女

没上学 14 2男 12女

表 4 学唱年龄一览表

学唱年龄 人数 备注

7-20岁 37 婚前

20岁以后 2 婚后

40岁以后 2 中年后

表 6 传唱空间一览表

传唱空间 人数 备注

庭院、厅堂 9 亲人之间

邻里街坊 6 有男有女

绣房纱厂 3 女工

善堂祠堂 2 有男有女

其它 2 挽面、菜场

姿娘仔间 14 婚前女性

田间地头 5 有男有女

表 5 学唱对象一览表

学唱对象 人数 备注

家庭中的女性 30 奶奶、外婆、妈妈、姑姑、嫂子

邻居女性 10 阿婆、阿姆、阿婶、阿姐

其他女性 1 阿婆

表 7 传唱方式一览表

传唱方式 人数 备注

自娱自乐 5 小声哼唱

唱给家人 9 唱给长辈、子女或夫妻

劝善劝世 2 善堂祠堂

其它 5 边劳作边娱乐

唱给邻居 6 非营利性娱乐

同伴互唱 14 未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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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州歌册与女性
生命历程及个性品格的影响

从访谈的口述材料来看，女歌手在婚前和婚

后、青年和中老年时期传唱歌册的情况有明显的变

化。婚前，她们对歌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达到痴迷

的程度，是唱歌册最频繁的时期，歌册对她们的思

想观念和女性品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婚后，多

数女歌手因多重角色集之一身，忙于生儿育女，操

持家务，渐渐进入唱歌册的低落时期。中老年时期，

儿女长大成人，家务减少，经济好转，又有了空闲来

唱歌册。歌册的流传和发展随着女性婚前婚后生活

境况的变化而起伏跌落，这种独特的文化传承方

式，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文化色彩。

（一）婚前：唱歌册的频繁时期

1.歌册是潮汕女性的启蒙课本。唱歌册是无条
件上学读书女性的识字和学习文化知识的最佳途

径，学会了大量的歌册使他们像“饱读诗书”的人一

样充满自信。李素兰①、郭美璇②说“我担了一箩筐的

歌册”；李逸贞③、林玉霞④说“我有一肚子的歌册”。

歌册寓文化教育于说唱之中，让女性既学会了识

字，又提高了文化水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扫盲启

智的教育功能”[7]。这也是歌册广泛流传、深受勤奋

好学的女性喜爱的重要原因。蔡丽娇说：“耕田的人

家没有女孩子能去读书的，我会识字和写字主要是

因为唱这些歌册，因为自己喜欢就很刻苦，有时晚

上要睡觉的时候，点一盏油灯放在桌子上，拿着一

本歌册看，一直看到睡着了。”⑤

2.歌册是潮汕女性的教科书。歌册故事大多贴
近女性的生活感受，能使她们产生强烈的共鸣，起

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伦理束缚、行为规范的作用，

成为女性的生活教科书。歌册大多带有民间朴素的

思想观念，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劝善的作

用。有研究者认为大多数传统歌册宣扬三从四德的

男权思想，对女性的道德教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属于女德教育性唱本[8]。陈妙云说：“歌册就是仁

义礼智信，教导人行孝，教导人聪明，教导人不能做

坏人，教导人心胸放宽。歌册是特别的，里面有忠

臣，有小人，也有坏人等。唱歌册非常好，吐旧纳新，

凡事看开，治百病。”⑥

3.歌册是潮汕女性的精神乐园。大多数歌手都
是底层女性，从小就吃苦耐劳，干农活、做手工、做

家务，忙碌终日。她们通常是白天干活，晚上在姿娘

仔间边做手工边唱，唱歌册是她们最重要的休闲娱

乐方式，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多数歌手对歌

册十分痴迷，学唱过的歌册刻骨铭心，化成生命记

忆中的一部分，终生不会遗忘。徐瑞娟说：“我们是

一边绣花一边唱歌册，中午和晚上都挤出时间来唱

歌册。虽然中午干完农活回家特别累，但也要争取

时间唱歌册解乏。晚上一回到家马上就跑到姿娘仔

间去唱，晚上唱歌册连买煤油的两毛钱也没有，只

是点一支香，一个字一个字地照过去，简直是痴迷

呀！那时学会唱很多歌册，有时同伴还会在一起比

赛唱歌册，多高兴啊。”⑦

4.歌册影响了女性的个性品格。20世纪 10-50
年代，传唱人群的规模和传唱空间的广泛使歌册

成为民间流行群体文化，恰逢歌册盛世的女性在生

命发展和个性品格上深受影响，逐渐形成吃苦耐

劳、贤惠温柔、好学向上的潮汕女性品格，本次寻访

到的 30名 70岁以上的女歌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
物。蔡丽娇说：“那时全村子的女孩子都没有读书。

一群人闲下来就一起唱歌册，大家都不认识字，但

是一学就都会唱。大大小小，至少八九个人，围坐在

一起，一人一段，有时候大家会的就一起唱，特别有

趣。”⑧凡有女性生活、劳作、休闲处皆能唱歌册，歌

册成为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她们的

生命发展，张淡香家族中的三代女性都与歌册密切

相联：“那时候唱歌册的都是女人，男人有男人的事

情干。我奶奶会唱歌册，家里没米煮饭了，邻居阿姆

就叫奶奶去给她唱歌册，一部歌册从头唱到尾，她

①口述史料：李素兰（1917-），女，汕头市潮阳区铜盂镇屿北村，挽面为生，2011年 7-9月。
②口述史料：郭美镟（1932-），女，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中寨乡，2012年 2月。
③口述史料：李逸贞（1932-），女，潮州市湘桥区新桥西路，2012年 5月。
④口述史料：林玉霞（1942-），女，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美宅村，2012年 1月。
⑤口述史料：蔡丽娇（1935-），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观一村，2012年 2月。
⑥口述史料：陈妙云（1936-），女，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上岱美村，2012年 1月。
⑦口述史料：徐瑞娟（1934-），女，揭阳市揭东县新亨镇北良村，2012年 2月。
⑧口述史料：蔡丽娇（1935-），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观一村，201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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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给奶奶一些米。我妈妈也会唱歌册，经常白天

出去给别人唱，晚上回家有时间才给我们唱。我奶

奶曾经做过出租歌册的生意，她从城里的店铺把歌

册租回来，再转租给村里喜欢唱歌册的人，就有钱赚。

奶奶生病了我就去帮她，我也做过出租歌册的生意，

当时保存了 70多部歌册，现在只剩下几本了。”①

（二）婚后：唱歌册的低落时期

1.婚后女子忙于生儿育女，无暇唱歌册。绝大
多数女歌手不仅出生于子女众多的家庭，自己在婚

后的家庭也是儿女成群。30名 70岁以上的女歌手
中，平均每人生育 5个儿女。其中，有 4人生育了
7-8个儿女，16人生育了 4-6个儿女。在整个长达
10-20年的盛年时期都忙于生儿育女，根本无暇唱
歌册。许舜缄说：“我在 17岁时会唱歌册，白天割草，
晚上钩花。当时点一个油灯，在庭院里大家坐成一

圈，我们小孩子和年轻人钩花，老人没有钩花的就唱

给我们听。但 18岁结婚后，先后生了 8个孩子，一大
家子人要吃饭穿衣，一年到头忙个不停，哪有时间唱

歌册。”②

2.家庭环境发生变化，减退了唱歌册的热情。
大部分女歌手在婚失去了熟悉的传唱人群，慢慢减

退了唱歌册的热情，即便是想要唱歌册，却又受到

各种束缚，无法自由自在地唱歌，正如一首潮汕歌

谣所唱：“客厅唱歌哩畏人，房内唱歌哩畏翁，灶前

唱歌畏司命，坐落尿桶唱够双。”[9]潮汕女性在家庭

中的举止行为都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有不少就是

遭到夫家人的反对而不能再唱歌册。翁慧花说：“我

唱歌册最多的是从 16岁开始的，到 20多岁开始理
家了，家务很繁重，就没有心思和时间去唱了。婆婆

和丈夫都不喜欢听歌册，我一唱丈夫就骂我，晚上

偷偷唱的时候点一盏灯仔，不能让别人看见。”③

3.家庭角色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歌册的发展。闽
粤流行一句民谣“娶妻就娶潮汕女”，潮汕女对“男

主外，女主内”的两性价值观有着高度的认同感，

婚后为了做贤妻良母而义不容辞地放弃唱歌册的

兴趣和爱好。多数女歌手在结婚成家之后，由婚前

唱歌册的频繁时期转向婚后的低落时期。林银花

说：“以前姿娘仔间的那些姐妹都嫁人了，相隔很

远，每到正月里，大家回娘家见到了，就会聚一聚唱

唱歌。过完年大家就各自忙自己的，家庭负担太重

了，家庭都理不过来，没有心情唱歌册。”④

（三）中老年：歌册的濒危时期

1.传承人群日益减少，老歌手成了“歌册活化
石”。民间存世的歌手主要是 70岁以上的老人，他
们的记忆正在衰退。百岁老人林妙琴说：“我年轻的

时候经常唱歌册给人听，邻居阿婶听得很开心，但

嫁到这边几十年里就唱得比较少。歌无溜爬上树，

现在都唱不出声音来了，连几句白嘴歌也唱得很辛

苦。”⑤年龄的老化、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健康状况的

恶化等原因，使得老一代歌册传承人群锐减，处于

极度濒危的状态。林银花也说：“现在想唱歌册，没

有人听了，也没有同伴一起唱了，当年在姿娘仔间

里的姐妹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2.传承群体的断层是歌册濒危的重要因素。在
当前商业化、网络化和多元化的社会环境里没有了

产生新一代传承人的土壤，歌册逐渐淡出年轻一代

的文化视野，出现了歌册文化的断层。笔者本次访

谈仅能找到 4名 1950年代以后的歌手，跟老一代
歌手相比，缺少了唱歌册的丰富性、艺术性和痴迷

性。林少红在评为传承人后经常公开表演歌册，可

遗憾的是她至今没有找到新的传人，她说：“我现在

经常去表演唱歌册，电视台还为我录了《百屏灯》。

不过，现在叫我教唱潮剧的就有，教唱歌册的没有。

邻居老人喜欢听歌册，我就唱给他们听。年轻人都

不喜欢歌册，他们听不懂。”⑥

3.传播环境的改变使歌册失去了传承的根基。
现代化的城镇生活方式改变了农耕时代田园牧歌

式的人际交互网络，没有了邻里三五成群聚集在一

起休闲娱乐的文化环境，歌册失去了广泛的传唱空

间。没有了歌册本、没有了传唱人群、没有了传唱氛

围，老一代歌手也用听广播、看电视、唱潮剧等方式

取代了唱歌册。杨佩华说：“我 6岁时跟着奶奶学唱

①口述史料：张淡香（1924-），女，揭阳市揭东县月城镇棉样乡美围村，2013年 2月。
②口述史料：许舜缄（1932-），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东和村，2012年 2月。
③口述史料：翁慧花（1939-），女，汕头市金平区鮀江街道，2012年 1月。
④口述史料：林银花（1928-），女，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美宅村，2012年 1月。
⑤口述史料：林妙琴（1913-），女，汕头市澄海区莲华镇隆城村，2012年 3月。
⑥口述史料：林少红（1932-），女，广东省级潮州歌册传承，潮州市湘桥区西新布梳街，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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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册，晚上来我家院子里听唱的有时候多到几十

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歌册被批为四旧、媚歌、媚

曲，没人敢公开唱，店铺里卖的和出租的歌册都烧

掉了。现在没有歌册本子看，很多人就看潮剧。我觉

得歌册是潮汕文化久远的味道，一定不能失传，我

把自己唱的录制成光盘，已经出版了《三义女》和

《龙井渡》，我争取在有生之年多录制歌册，送给那

些爱听的人。”①

三、潮州歌册的
女性口述史意义及传承思考

歌册的濒危现状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不少

研究者从社会变迁、政治运动、观念更替以及经济、

文化环境等因素考察歌册的兴衰史。有观点认为，

现代潮汕女性的思想观念变化和辨识能力不断提

高，已不再认同歌册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因

果轮回宗教思想以及神仙鬼魂封建迷信思想，故而

不可避免地走向濒危。[10]也有观点认为，受众的大

幅度减少，歌册演唱者和歌册作者逐渐逝去后继乏

人而导致歌册日渐式微。[11]还有观点认为，歌册本

身的缺陷、接受群体的变化、社会环境的改变等，走

向衰落有其必然性。[12]笔者认为，某一种民间文化

的兴衰发展可能就因为某一人群的逝去而消亡，女

性传唱人群的锐减和断层是导致歌册濒危的直接

原因。多数民间艺术都与女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

系：“女性与民间艺术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在男主

女从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制约下，总是被人们忽

略、漠视。即使在今日，在民间艺术研究不断深入，

保护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渐

高涨的新时期，人们也常常忘记对民间艺术的性别

审视。”[13]运用女性口述史研究方法可以弥补传统

史学研究中缺失的性别审视，凸显女性在文化发展

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妇女口述史研究向男权文

化为主导的传统史学挑战，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

地位来研究，通过重视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

视角以及她们在历史上一贯的主观能动性，来揭示

形成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14]我们尝试运用女性

口述访谈的方法，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探寻歌册的兴

衰与女性生命史之间的联系，解析歌册独特的女性

文化特质。即便是民间女歌手的记忆因个体化和身

体化而与宏大历史叙事不相协调，但也是她们用个

体的生命去感受、记忆和表达历史的方式，以此也

可以折射出歌册的盛衰变迁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和传承歌册，让歌册能

“活态”地生存和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保护好民间

仍然存世的原生态歌手群体，否则，歌册将随着这

个传承群体的衰亡而消失。我们需要对民间稀有的

歌册传人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尽快把他们的文化

记忆录制音像建立歌册数据库活态保存下来。同

时，也要加大对歌册的文化教育和知识启蒙功能的

宣传和推广力度，出版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册本。可

以多建立一些“歌册传习”场所，为喜爱歌册的人群

提供一个传播空间，营造良好的民间歌册社交网

络，充分发挥现代社区的凝聚作用，培育新一代歌

册爱好者，让歌册重新焕发出特有的文化魅力。

①口述史料：杨佩华（1952-），女，汕头市金平区华坞村，2013年 5月。 （责任编辑：佟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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